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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在来
上海之前基本没有接触过沪语。那时一
位在上海呆了很多年的朋友告诫我：沪
语十分重要，如果想要在上海生活工作，
必须一定以及肯定要学会上海话。抱着
将信将疑的态度，我来到了上海，开始了
我的沪语学习历程。
来到上海第一天。寝室里的上海同

学给妈妈打电话，我只听懂了一个词‘系
主任“———因为她讲这三个字的时候用
的是普通话。缠着她恶补了一晚上海话，
但还是一个音都发不准。初步尝到了沪
语的厉害。
第五天。发现一个规律：只要是两个

本地人在一起，就一定会讲上海话。最头
痛的是上海的老师在讲课讲到激动之时
总会讲上几句上海话。以至于我听课听
到兴头上却不知所云。想去大卖场？那里
面尽是本地人，耳边全是上海话。我就像
置身国外，十分无助。

十五天。乘车时站在门口，
一位阿姨对我说“午去哇？”，见
我没有反应，又用普通话讲了一
遍“下车吗？”从此深刻记牢了这
个词。
一个月。尝试听一些电台的

沪语节目，渐渐对上海话有了感
觉。虽然还是不知道别人在讲什么，但是
已经产生了一种亲切感。在讲普通话的
时候开始强迫自己去掉“儿话音”。
六个月。过年给家人用上海话拜年：

“新尼夸咯”……
一年。学会了上海话讲的儿歌：侬姓

啥，吾姓王；啥个王，草头黄；啥个草，青
草……兴奋得天天“冈”（讲）给同学听。
发音“标准”到让北方来的同学竖大拇
指，却令本地同学哭笑不得。
两年。沪语听力达到准高级水平。偶

尔也说两句，自我感觉不错，幻想自己有
超强的语言天赋。直到有一天在地铁里
听到一位老外在讲流利的上海话，顿时
有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从此知道天外有
天学海无涯，我的沪语练习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因为平常在学校里面接触上海话的

机会不多，所以很多外地同学尤其是北
方同学仍听不懂上海话。回顾我学沪语

的历程，最重要的大概不是我的天
赋，而是积极接纳上海话的心态。
我从未主动把沪语跟地区文化挂
钩，也不去想隐藏在其背后的排外
情绪。对我来说，掌握一门韵律感
很强的语言是一种享受。

我出生在南京，自幼喝南京水吃南京米说南
京话，是不折不扣的南京人。临近而立之年却随
夫来上海工作。于是改成喝上海水吃上海米说普
通话。

由于家教良好，所以我说的普通话里几乎听不
出故乡的口音，被人问出祖籍，每每收获一句赞美：
侬个普通闲话讲得介好。心中窃喜的同时也释怀了
小时候被老妈逼着说普通话时所挨的那些打。

南京和上海之间也就是四百多公里的距离，
但它们的方言却差得很远。南京话接近普
通话，是变了调的普通话，不难懂，说快了
也不难懂。曾经有位女友嫁了个美国佬，我
神气地用南京话问女友：他多大？结果是那
个美国佬回答我：年龄不是问题。爱情没有
距离。我崇敬地望着那个将近两米的老外
苦笑。
南京话上不得台面，在电视上听尤其刺

耳。那种味道和亲切怕只有生在这城市里的人才能
体会。有阵子网络上流传过一个用南京话制作的
%&'()。我看的时候自己笑得五官乱跑，身边的上海
同事却不知所云。待我挨个儿逐句地解释给他们听
了之后，伊拉摔我一句：这有什么好笑的啦。
记得刚来上海的时候想家想得不行，突然就

在地铁上听见身边一个男的接电话用的是
标准南京话，那敢情，非得用上这句：老乡
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每次坐火车回去，我
可以在几十个人的车厢里准确迅速地捕捉
到说南京话的人。那音调那口气那架势，让
我又爱又恨。爱的是那份割舍不掉的归属
感，恨的是南京话的土气匪气和俗气。尤其
女孩子说起来，简直感觉凶神恶煞。
现在有了动车组，两个小时的旅程更是来去

自如。常常中午还和父母一起吃饭，傍晚就在上海
的家里品茶赏花了。场景切换有如电脑游戏，于是
害我总会生出些许幻觉。在菜场和超市买东西时
会突然冒出南京话，直到对方愣愣地看我，我才知
道我正踩在上海的土地上。我只好装腔作势地说
着我的普通话，冷冰冰地接过买好的东西。
那时候我总觉得那不是我，是另一个我在一

个布景里表演。我不相信方言会有这样巨大的力
量，或许只是我比较脆弱而敏感。

但打电话给老妈的时候我还是鼻子酸了，
我的情感，最真实的最热烈的那些情感原来还
是藏在我的南京话里。它们是我存在的唯一证
明和依赖。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放了一个宁
波乡情浓郁的纪录片，它是说在上海开埠
乃至建国前后这段时间里，宁波人在上海
经济领域开拓创业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这个片子里，我十分亲切地听到宁波男
孩女孩用直骨铁硬宁波话朗诵的儿歌。父
母去世以后，我已很少听到乡音宁波话
了。男孩女孩的乡音勾起了我对父母生前
宁波话的回忆，于是，就想对宁波话有一
番议论。

宁波的口语就很有文学性，在称赞一
个人时，先从刻画人物的外貌着手。譬如，

我们常听母亲这样赞美邻家小孩：
“这个小囡生得大面大德，福气蛮
好”。“大面大德”：大面，即大脸盘；大
德，即良好德行。又如：宁波话“大头
梅瘦”，其他地方的人是听不懂的。什
么意思？头大身子小。本义为一种在
梅季成汛的头大身子小的小海鱼。梅

瘦，梅鱼。宁波话这样说：“这小囡只吃饭不
生肉，养得像大头梅瘦介。”再如，宁波话称
身体孱弱多病，或脸色发黄的人为
“生病黄鱼”。它不是指黄鱼生病而
是指人的脸色像黄鱼一样黄。再如：
烂眼结格，形容形貌丑陋；形容瘪嘴
巴的人为瘪嘴瘪得。宁波口语刻画
人物外貌十分到位，非常逼真。

人们常说宁波话直骨铁硬，直
到转不过弯来。其实不然，宁波话中也有刚
中带柔的。例如：量大福大。心胸开阔的人
福气大。母亲在替人家劝相骂时，会这样
说：某某阿嫂，算了算了，量大福大。这就是
劝人自我心理调节，这不仅不直，而且要弯
道多多，才能作好自我心理调节的呀！
宁波话十分夸张。例如：乱话三千。有

时，我在回答母亲问话，回答错了，母亲会
说：“乱话三千。”明明是一句错话，却要说
三千。
宁波话十分形象。例如：“七冲八跌”，

“额角头锃亮”，“眼孔浅”等词，都生动、形
象、逼真地形容人的某一行为。又如：见花
拗花。比喻贪色之徒的行径，倒也传神。
宁波话十分概括。例如：三话两句：简

单说一下。母亲常会说：“事体交关复杂，三
话两句也讲勿清楚。”又如：四亲八眷，形容
亲眷众多。母亲会说：四亲八眷都得一一照
顾到。母亲讲过的宁波话有许许多多，一生
讲了 *#年。

方言的娱乐功能被过度开发之
后，人们对夸张、做作的这种腔那种调
总有几分流连忘返。由此，似乎一种方
言形式就为另一种方言形式提供了娱
乐与消费的权利和理由，每年的春节
联欢晚会上总要有这样的几个插
曲———没有方言的伴奏就没有办法制
造快乐。
这个移民城市的各个角落，语言

成为了“卤水大拼盘”，哪里的话都会
落到你的耳朵里一点。如此，有个鲜亮
的词叫“海纳百川”。当然，表面上，有
一种舆论倾向，政府号召：“请讲普通
话！”而暗地里，不少外来者在发奋地
学习上海话，这叫更好地融入这个城
市。于是，上海人的普通话与外地人的
上海话，在“夹生”中形成了新的语言
面目：上海话变得不怎么正宗了，普通
话也苏浙味起来。“南腔北调”与“北韵
南味”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我们在说
同样的话。
自然，同种方言的对话有一种天

然的融合，就如同烟民之间发根烟点
燃再说话，酒民之间倒上杯酒品口再
聊天一般，手法上初级了点，但这是广
为认同的生活形式。
南来北往，西风东渐的不只是口

音，鲜明的更是口味。洋泾浜也是一种
学习，只是学习得不够深入罢了。

北方话在这个城市里的各自表
现，有两种很能说明问题：
比如东北话，在这个城市里运用

得多少有些夸张：不论走到哪家东北
餐馆，服务员一色着大红花被
面做成的衣服，上来就是“大
哥大姐”地猛叫一通，然后朝
内高喊：“咱家来客啦！”好家
伙，亲热得就像几十辈子的世
交一般。东北餐馆把东北话也
当成了一道热菜，“热气腾腾”

地端来端去，夸张得有点无厘头，让真
正的东北话多少有些汗颜吧？
而同样身为北方方言语系的四川

话，倒是低调了不少。你走进这个城市
的大小川菜馆，那里会用四川话来招
揽生意么？不会的。除非你讲四川话，
人家才答你四川话。为什么呢？是四川
话难懂么？好像也不比东北话难懂。关
键是，人家不屑于用方言这样的噱头
来说事儿。
仔细想来，东北菜有名的就那么

几道，而川菜呢，名菜太多了。说到底，
川菜有更多的“核心技术”，人家是在
口味上下工夫，不需要在口音上做表
面文章。

当然，这也不是问题的全部。想
想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在找外地小
保姆带孩子的时候，总不忘听听小保
姆的普通话讲得怎么样，如果讲得不
好，将来把孩子带出了安徽口音、江
苏口音或者山东口音，那可是万万不
可的。


